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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军在获奖感言中说：“我想用
父辈们的荣光唤醒我们的理想，用拓荒
者的篝火映亮今天的夜空，用历史的脚
印延伸时代的步伐，以此来观照人性的
丰饶与光芒”。《雪山大地》读完了，这种
由文字触发的深层振动，却化作了一场
浸润心灵的草原之旅。

“夏日的烂漫一如既往地装扮着草
原，绿色的起伏就像涌动的河，那是无
与伦比的大河，是伟大的母性用来接纳
生命的广阔的流淌”。阅读《雪山大地》
时，我的心仿佛被草原的阳光照耀着，
一直被书中人物那如雪山融水般清澈
的善良所温暖。草原牧人们过着远离
现代喧嚣的简朴生活，物质匮乏，精神
却无比丰盈。正是在这种看似原始的
人畜共生中，人性中最本真的善意、无
私与信任熠熠生辉，生活也因此焕发出
一种质朴而高贵的光泽。在书中，作者
用“雪山大地”把“父性的冷峻崇高”，与

“母性的包容滋养”融为一体，让自然景
观成为人物精神的外化载体，不仅呈现
出一部草原的“创业史”，更书写出了一
部照亮心灵的启示录。

目 光 牵 引 着 文 字 ，一 行 行 读 至 终
章，我的灵魂也仿佛被雪山大地滋养。
杨志军以细腻缠绵的笔触，描绘了青藏
高原上汉藏两个家庭相濡以沫的交融
史。角巴和强巴两家亲如一家，他们之
间没有精明的算计与隔阂的扯皮，只有
为了族人共同的饱暖、生计的安稳而奔
忙的同心同德。这种关系，超越了血缘
与民族，在雪山的见证下，凝结成了最
坚实的命运共同体。书中的“父亲”强
巴——这位被藏族头人角巴赠予藏族
名字的汉族干部，穿藏袍、喝酥油茶、睡
雪窝子，真正将自己融入藏族同胞的生
活。他与桑杰一家的情谊，始于桑杰妻
子赛毛为救他而牺牲的悲剧，却最终开
花结果于两个家庭的血脉相连。这种
情谊超越了民族界限，呈现出人性中最
质朴的善意。《雪山大地》树立了一座汉
藏民族团结的丰碑，小说通过两个家庭
的融合，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
主题。阅读到后期，我已经分不清谁是
汉族谁是藏族，谁是藏人的儿女，谁是
汉人的儿女，他们从名字到习俗已经分
不清彼此。这种“融合得彻底、融合得
透彻”的叙事策略，恰恰体现了作者对
民族关系的深刻理解——真正的民族
团结从来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民族间
的深度交融。

《雪山大地》是一部充满温暖与慈
悲 的 作 品 。 从 强 巴 身 上 我 感 受 到 ，当
一个人心中开满爱的花朵，便再没有余
地让恨的野草生长。就像他曾从狼口
下救出才让州长，而对方上任后第一件
事，却是免去他的校长职务。可当他们
再次于列车上重逢时，强巴眼中却没有
丝 毫 恨 意 ，只 是 不 愿 意 与 其 多 交 谈 。
我想在一个被爱浸润的环境里，即便是
零星的恶意，也 仿 佛 被 无 声 地 溶 解 与
包容。

而这份溶解恶意的力量，并非源于
对痛苦的逃避，恰恰相反，它正是在与
苦难的对视和共处中，淬炼出的一种更
为深沉的生命态度。这种由善与苦共
同构筑的磁场，柔和却坚定，让阴暗无
所依附、无处藏身。我想若世人皆怀东
郭先生之善心，纵有恶狼偶现，亦不过
是烛火微芒下的一道孤影，终将被万千
善意汇聚的光芒所吞没。我们提升自
己，本就不是为了在鸡群中显得突出，
而是为了能够真正离开地面，向雄鹰的
方向飞去。爱与慈悲所绽放的光芒，如
同草原清晨升起的太阳——光芒照到

的地方，怨恨凝结的果实便失了根基，
终将如朝露般悄然消散。只要我们心
灯不灭，以善良为底色，用感恩作舟楫，
即便曾深陷绝望的沼泽，亲历生离死别
的暗潮，都将化作我们跋涉过的足迹。
它们不再是伤痕，而是融为血脉的坚韧
与通透，在往后的岁月里，成为支撑我
们追求美好的、深沉而温暖的力量。这
种将苦难化为养分的生命韧性，在“母
亲”苗苗的身上，得到了更为具体和壮
丽的展现。这位原本是省人民医院“一
把刀”的外科医生，选择前往沁多草原，
为治疗麻风病人而染上疾病最终献出
生命。当她因感染麻风病而“失去了姣
好的容颜”时，那种超越外在的人性光
辉更加璀璨夺目。作者通过这些人物，
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慈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平等的陪
伴与付出。

《雪山大地》更是一部充满励志与
智慧的著作。小说通过三代人在雪域
高原上的奋斗，展现了一部边疆地区的
发展史。从建设学校让牧民孩子走出
高原，到创办医院改善医疗条件；从推
动商品经济发展，到规划生态城市、治
理草原沙化，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建设
者的心血与智慧。特别是“工作就是我
的朝拜”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将日常劳
作升华为精神追求的智慧。真正的乐
观主义，并非对生活的失败与悲苦视而
不见，而是在深夜里痛哭之后，仍有勇
气在下一个黎明起身出发。正如强巴
在种草失败、几近绝望时，仍选择背负
责任、继续前行；正如他在得知妻子苗
苗身染重病后，在巨大的悲伤中并未沉
沦，而是继续坚守造福草原的使命。这
种乐观，是一种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生
命韧性，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
生活的英雄主义。这种将工作视为修
行的人生态度，对当下浮躁的社会无疑
是一剂清醒药。留学归来的才让放弃
舒适的城市生活，投身草原保护，最终
在阿尼玛卿草原的黎明中倒下，他的选
择 是 理 想 主 义 从 父 辈 到 子 代 的 延 续 。
梅朵从演艺明星到麻风病整容师，用两
年完成职业蜕变。尽管情节转折略显
突 兀 ，但 其“ 将 才 华 转 化 为 疗 愈 ”的 抉
择，又呼应了母亲苗医生的精神轨迹。

《雪山大地》对夫妻情感的诠释，也
跳脱了日常相伴的俗常框架，展现出一
种更为深邃和坚韧的情感图景。真正
的夫妻情感，未必在于朝夕相守，更在
于灵魂深处的相知与共。就像苗苗与
强巴、江洋与梅朵，虽常年分隔，却始终
如并肩生长的树，根紧握在地下，叶相
簇在云里——他们在各自的战场上坚
守 ，却 在 精 神 上 彼 此 照 亮 、彼 此 支 撑 。
这种情感，超越了日常的陪伴，成为一
种信念般的共生与默契。这种夫妻情
感模式犹如一股清流，对于反思当下婚
姻关系中易被琐碎消磨或因距离而疏
远有很大启示。情感的基础在于精神
的同频而非形式的捆绑，真正的亲密关
系，核心可能不在于朝夕相处的日常，
而在于双方是否拥有共同的精神追求
和价值观。当情感建立在诸如“工作就
是我的朝拜”这样的信念之上时，物理
的距离反而能让精神的联结更加紧密
和纯粹。高质量的婚姻，是两个人格独
立的人，并肩立于世间，在生活的兵荒
马乱中携手前行。别离，并非情感的疏
远，而是为了更高价值的追求。这种为
理想和责任的“别离”，反而淬炼和升华
了他们的情感，使其更具韧性和厚度。
这启发我们反思，在亲密关系中，如何
将个人的成长、对社会的贡献与情感的

维系有机结合，而非将其对立。
杨 志 军 的 笔 触 充 满 诗 意 与 灵 性 。

他对青藏高原自然风光的描绘令人神
往——“雪山大地是藏族人心目中无比
敬仰的神，据说它能给牧民带来吉祥、
安宁和幸福生活”。在作者笔下，雪山、
草原、生灵、草木都被赋予灵性，人与自
然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共生。这种生
态意识与灵性视野的结合，使作品超越
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升华为对生
命本质的哲思。自然作为有灵性的主
体，在杨志军的文学世界里，不再只是
背 景 ，而 是 拥 有 独 立 人 格 和 意 志 的 主
角。他笔下的雪山大地是藏族人民敬
仰的神明，而非被征服的客体。例如，
父亲强巴在面对玛沁冈日雪山时，总会
虔诚下马步行，心中充满敬畏，感受到
自然的伟大与人类的渺小。这种描绘
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让自然本
身成为凝视众生的崇高存在。这种灵
性视野更深刻地体现在对动植物的刻
画上，它们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和智慧，
成为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尤其是神
马日尕与强巴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主
仆，更像是灵魂相通的战友。它被描绘
为“一堆燃烧的牛粪，是行动的牛粪，是
飞翔的燃烧在天际线上描画而过……马
是 一 团 云 、一 片 从 太 阳 中 撕 下 来 的 日
影”。这种诗意的比喻不仅突出了日尕
矫健的姿态，更赋予它一种源于自然的
神秘力量和光辉形象，它与强巴在险境
中的默契配合，象征着人与自然在苦难
中互相依存、彼此成就的韧性。还有角
巴家的藏獒，是保护整个家族成员和牲
畜安全的忠实卫士，是人最亲密和可信
赖的伙伴。

合上书本，我不仅感受到雪域高原
的壮阔与神秘，更体会到一种为理想奉
献一切的执着精神。父亲强巴和母亲
苗苗，以及角巴、才让等人物，他们用自
己的生命在雪域高原上树立了奋斗坐
标和完美人格。杨志军以 60 万字的篇
幅，为我们呈现了这部沧桑正大、灵动
精微的史诗般作品，能够获得茅盾文学
奖，不只是作者的幸事，更是读者的乐
事 。 它 让 我 们 坚 信 ，即 使 在 浮 躁 的 年
代，依旧有心静如水的作家，依旧有温
暖人心的力量。杨志军曾动情地表示：

“我们是江河日月的孩子……生命的意
义就是为了追逐光亮，散发光亮。”他的
作品正是通过赋予雪山、草原、生灵以
灵性，让我们得以窥见那种光亮——那
是对生命的无限敬畏，对万物互联的深
刻体认，最终引领读者思考如何在现代
社会中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正 如 杨 志 军 在 获 奖 感 言 中 所 说 ：
“一个人的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一个人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一
个人的情怀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写
作者的精神维度决定了其作品的优劣
高低，对登高望远的热爱时刻伴随着我
们对陨落与滑坡的警惕。写作者的另
一个名字，就是永远的攀登者。”个人的
精神轨迹与时代浪潮交汇，个体的探索
亦是对更广阔世界的呼应——这本《雪
山大地》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像
一 扇 窗 ，透 过 父 辈 的 足 迹 与 雪 山 的 壮
阔，让我望见了精神疆域的无垠，也听
见了内心对真实、深刻与崇高的召唤。
这本书已经融入我的知识血脉，成为我
认知世界的新基石。它点燃的不仅是
我对文学的热爱，更是对更广阔世界的
求知渴望，引领我走向下一卷精彩。或
许，这就是伟大作品的标志——它不满
足于被阅读，更渴望被体验、被传承、被
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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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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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豫，大有得”，豫卦这句爻辞
意思是因为经过预虑，预先谋划，达
到和顺的氛围，所以大有所得。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盖天下之大事，首先必
求得“人和”。人和既得，就无求不
应，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成功。可见
人和是取胜之道，这便是中华传统

“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
“人心所向”“天下归心”思想的最早
体现。

要达到“人和”，就必须聚贤和
众，不可疑朋背友。豫卦第四爻爻
辞说：“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象辞说：“由豫，大有得，志大行
也。”盍，合，共同。簪：古人固定发
髻的头饰，簪入发髻，头发可以合拢
成形而美观，寓意人与人之间像头
发合拢一样亲密无间。这就告诉人
们，祥和升平的局面是大家共同营
造的结果。当此安乐祥和之际，必
须以诚信团结大众，选贤任能，集思
广益，像头发聚拢于簪钗一样，团结
同志，同心协力。不可因一时之疑，
疑朋背友，涣散人心，破坏了团结合
作。这样，才能“大有得”，才能大行
其志，从而豫可常保，也便能以和乐
安天下了。

豫卦阐释的是保持安乐的原
则，虽然卦名是“豫”，但卦辞并非描
述喜悦和乐的景象，除第三爻之外，
几乎每一爻都不吉祥。这就从反
面、以教训谆谆告诚人们，和乐容易
沉溺，欢乐易于丧志，值此祥和安乐
的太平盛世，不可独乐而忘众乐，不
可在安乐中痴迷、迟疑，必须如介石
般坚贞，高瞻远瞩，居安思危，坚守
中正诚信的原则，聚贤和众，同心同
德，因应时机，适时变革，以巩固发
展稳定祥和的局面。否则，乐极生
悲，必然陷入危机，和乐局面就难以
久长。

从苦难中升腾的生命韧性
——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

□ 卫彦琴


